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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国丈夫汉学家霍

布恩，平日里我习惯呼他老
布。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
春天，我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纽
卡斯尔落下脚。绝没料到，不
久即遭遇了一位 “并不反对
中国女孩的英国绅士”。事由

是这样的，我原在国内读的是
师范大学又曾辅导过老外学
汉语，于是便算计着谋个教汉
语的差事。1995年 6月中旬
一天下课后，我兴冲冲地跑到
大学的语言中心毛遂自荐。秘
书小姐客气地打发我道：“我

们这已有了汉语讲师，英国著
名汉学家布莱恩·霍顿。”泄
气之余也牢牢记住了这位
“抢走饭碗” 的洋先生的名

字。真是冤家路窄，两天后一
个傍晚，我正与英国友人在校
内图书馆咖啡室闲聊，迎面凑
过来一位高大魁梧的英国男
士与身旁的朋友寒暄起来。朋
友介绍：“这位是布莱恩·霍
顿。”他忙用汉语自报家门：

“鄙姓霍名布恩，就是西汉大
将霍去病的霍，可惜没能攀龙
附凤搭上血亲。”

我们称得上是一见钟情
的俗套。老布高高大大的十分
英俊，那天他穿了条奶白色牛
仔裤，配艳红硕壮牡丹花丝绸
衬衣，脖子上还戴了条银项
链。他的这副“花花公子”装
束令我内心直嘀咕，为人师表

的大学讲师居然如此敢穿，眼
前老布的这袭“艺人行头”，
与国内本分的大学老师真是
天壤之别。随后我们三人去了
大学附近的“啤酒王”酒吧。
当晚老布给我的印象是汉学
功底一牛车，唐诗宋词、元曲

皆出口成章。尤其令我感觉怪
怪好笑的是，老布自己独特的

编年史。比如他给我讲述英国
大作家史蒂文森，开场白令我

诧异。他说的是：“在清代的
时候，苏格兰有一位诗人叫史
蒂文森……”或者 “宋朝年
间，英格兰南方的一座城堡如
何闹鬼……” 总把西方的事
套上中国的历史年表来排列，
听得我哑然失笑。

上世纪90年代初，单身
女孩在北京英使馆申请签证，
大都会被以“移民倾向严重”
为由遭到拒签，幸运闯过关的
女性多是些陪读太太。我持有

英国政府的邀请函与经济资
助，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

的。抵达英伦后即发现，这里
的单身中国女性如稀有大熊
猫一般。中国社群尤其是华人
男士，大都看不惯中国女孩与
老外男人过往亲密，认为这个
女孩“不太检点”。我一向注
重穿着打扮，这在朴素的中国

学人圈子里亦令大家侧目。比
如，周围中国女生、陪读太太
们没有一位戴耳环者，且大都
不化妆，整天素面朝天。她们
身上的裙子都长过膝盖，上衣
绝不露出肩膀，总之通身以保
守“不显眼”为原则。以致于

西方人评论中国女学人的外
观都太土，我对老外解释说：
“人家都是做大学问的科学
家。”洋人对此十分诧异、困
惑。反问我：“做大学问的科学
家，与穿漂亮衣服有何抵触？”

中秋节中国学联晚会上，

我对着一群学术精英宣布决
定回国去写作，没兴趣读博
士学位，还大放厥词说留下
来攻读博士将耽误自己的前
程。90年代中期尚未出现
“海归”这个新名词，以往年
代的海外学人大都持 “无论

如何在西方扎下去拿绿卡”
的心态。

我认识老布后也总念叨
要回中国去圆爬格子梦，与他
逛街时常驻步旅行社的橱窗
琢磨廉价机票。老布向我求婚
时的表态是：“我就是盼望你

能写作，你一定会成为大作
家。”我笑起来回敬：“我绝对
不是什么大作家的料，最可能
的结局是我的写作生涯将一
塌糊涂。”老布说，他心里常
有个声音提醒着他，“这个女
孩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一定要

留住她。”
相识四个月后，我和老布

结婚了。

EFGHI

在川西平原的广汉县城

西约 8公里处的中兴乡，有
一个被称作“三星堆”的村
庄。三星堆本是马牧河南岸
的三堆高出地面的黄土堆，
河的北岸也有一片两头尖中
间弯的高地，名为月亮湾。三
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有

“三星伴明月”之誉，长期以
来被视为广汉的 “风水宝
地”。但是真正名扬中外的
不是风水，而是“三星堆遗
址”的惊世大发现。

1929年春天的一个傍

晚，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
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中
用龙骨车向农田内车水，意外

地发现了一大坑玉石器，他们
共得璧、璋、琮、圭、圈、钏、
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文
物400余件，但他们一直秘
而不宣，只在私下交易。

1931年春，美国人葛维
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
长，当他见到了几易其手的几
件玉石器时，大为震惊。遂于
1934年连同助手林名均应广
汉县政府之邀首次对三星堆

进行发掘，共获得各种玉、石、
陶器600多件，受到了郭沫
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为
“华西考古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至 70年

代末期，在西南博物院院长
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倡议
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
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
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掘出

了大片房屋遗址。这个时期
为三星堆的主动探索阶段。

而从 1980年开始，广汉
古蜀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入
到一个最为光彩炫目的新阶

段。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
物馆、四川大学以及广汉县文

管所将发掘重点移向三星堆，
进行了长达十二三年的连续
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
果，特别是1986年7月18日
发现的那两个编号为“一号
坑”和“二号坑”的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

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
证明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
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
蜀史传说因此而成为信史。古
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

亦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认。
距今 3200年左右，在似

乎达到其鼎盛时期的时候，三
星堆文化发生突变，繁荣数百
载的三星堆都城也一时化为
废墟。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可
以看出，三星堆古城和古遗址
群是在商周之际突然放弃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有专家提出“水患说“，
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
因为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古
蜀先民是“择水而居”的，由
于上游可能夹带大量泥沙，极
易造成淤积并改变河道，从而
对古城造成危害。有些专家据

此推断，三星堆古城极可能系
两河河水上涨而毁。

有专家提出“巴人取代
说”，认为是使用尖底杯和圜
底釜的巴人将三星堆文化取
代。还有专家提出“迁移说”、
“亡国说”和“改朝换代说”。

三星堆王国时期，附近不存在
能对其构成重大威胁的大国，
可能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由
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发生激
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
堆城和神庙遭到了严重破坏，
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

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
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

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
大致在三星堆遗址放弃的同
一时间，成都平原上一些新
的城邑开始崛起，并取代了
三星堆王国的地位与光荣，

如“金沙林遗址”为商代晚
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
“三星堆文明”的确认，

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
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但对
三星堆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许多问题的研究仅仅是刚刚

开始，一些新的谜团还会层
出不穷……而这也正是三星
堆的魅力所在。

JKLMN

吴晓露是在傍晚的时候

跟做警察的丈夫娄刚讲这件
事的。她声音很低，语速缓
慢。娄刚缄默了很久才问，吴
大德怎么把如此见不得人的
事告诉她？吴晓露说，她是他
提拔的，他一直把她看作他
的人，放心。他也是走投无路

了，才想请娄刚帮忙。娄刚便
不再多问，收下了光盘。

两人吃过晚后，吴晓露又
接到吴大德的电话。她把电话
内容转告给娄刚，说刚才吴大
德按照那个沙喉咙的吩咐，带
了钱到江边去了。吴大德在江

边转了半天没见到人，这时沙
喉咙又来电话，叫他把装钱的
塑料袋放在一个垃圾箱里，拿
到钱后再把母盘给他。吴大德
只好照沙喉咙说的做。他离开
那个垃圾箱十分钟后，沙喉咙
又让他回到垃圾箱那里去。他

在垃圾箱里拿到了沙喉咙留
下的母盘。

听到这娄刚不禁说，这
狗日的沙喉咙，做得还挺职
业的嘛！吴晓露又说，吴书记
还是很忧心，担心给他的并

不是母盘，还是复制品，怕那
家伙没完没了的敲诈，吴书
记说，他只能寄希望于他娄
所长了。娄刚摇晃一下脑袋，
感慨地道：“真是山不转水
转。你转告他吧，我会尽力帮
他消除隐患。”

吴晓露信赖地点点头，
不吱声了。她慢慢走到娄刚
身后，蹲下身子搂住他的
腰，将一张发烫的脸贴在他
后背上。

娄刚钻进了欢乐谷网
吧，去找网吧老板排骨。他进

了里间，又穿过一个窄小的
走廊，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只
见黑皮和排骨正在喝酒，两
人都已面红耳赤，猛一见娄

刚，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娄刚板起脸，话有所指地说，

怎么，屁都不放一个，想躲在
一边吃独食啊？

黑皮急忙咧嘴说，刚才
是光线暗，一时没认出所长
来。排骨赶紧招呼娄刚坐，又
加了一副碗筷一只酒盅。斟
酒时排骨的手不住地颤抖，

酒洒到了桌子上。娄刚就说，
排骨，你打什么摆子？没做违
法的事吧？排骨沙哑着喉咙
说，没有没有，在娄所长的地
面上，他敢吗？他顶多打点政
策的擦边球，赚点学生的零

花钱。有什么办法呢，下岗工
人也是人，也要吃饭嘛。娄刚

说，今天就更不要跟我哭穷
了，我晓得你们发了财！排骨
连忙否认，说发财了还在吃
花生米喝老白干？至少要请
娄所长进个馆子嘛。

娄刚懒得多说，问黑皮，

他交待的事办得如何了？黑
皮拍拍脑壳：“哦，你是说那
张光盘是吧？唉，丢了的东西
哪里还找得到哇，我又不是
警察。”娄刚便起身道：“那
好吧，实在找不到，也只好让
它成为一个隐患了。不过以
后出了事你可得承担一份责

任。”说罢他就走了出去，顺
手咣当一下带上了门。

娄刚在网吧外徘徊了一
小会，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冲
进小屋一看，排骨手里拿着
一张盘，正和黑皮商量怎办。
娄刚一把夺过光盘，往手掌

上拍打拍打：“这是怎么回
事？没个说法吗？”黑皮揩着
头上的冷汗：“娄所长神机妙
算，其实……”娄刚说：“哼，
其实它根本没有丢，那天你
跟我说时我就看出来了！除
了这张盘，还有复制的没

有？”排骨言之凿凿：“没有
没有，手里就这一张！”娄刚
想想说：“好吧，我暂且再信
你们一回，还是那句话，对光
盘上的内容绝对不能扩散，
否则后果自负！”黑皮和排骨
点头称是，娄刚不再理他们，

转身出了门。
娄刚转到自己办公室，

将两张光盘放进了保险柜。
他不想即刻通知吴大德，吴
大德必须受点煎熬。过了两
天，娄刚让吴晓露转告吴大
德，说他基本摆平了，母盘与

子盘都已销毁，而光盘是敲
诈者在街上捡来的，至于那

个录像刻盘的是谁，就不得
而知了。

OPQRS

方立民来email了。前几

次邮件都只有几行小字，不外
是谈谈他的学习，介绍住的地
方，让我不用担心等等，老爸
去世那是例外。而这次的邮件
他却大发议论，不仅谈到德国
人国民素质高，社会治安好，
还提到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这

是他第一次从国外给我写了
一封可以称之为信的邮件。不
过这封信从头到尾无不让人
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同事间的
心得交流，最让人别扭的是信
尾拥抱你那三个字，在整封信
里那样突兀。我真有些纳闷

了，我们俩现在到底算什么关
系？恋人？密友？前未婚夫妻

还是普通朋友？
老妈又来电话，她告诉我

小姨病了，让我关心一下。我
顿时感到内疚。自从回到北
京，我就一直瞎忙，都没想起

来给她打个电话。又岂止是
她，老妈要不主动打电话过
来，我也很少想起给她打。难
怪总有人说，儿女是父母前世
的债主。

小姨听到我的声音显得
特别开心，急忙解释说没什么

大事，就是有点感冒，人有些
乏力。她说正在吃中药调理，
很快就会好起来。听她这么一
说，我就放心了。小姨又说等
哪天身体好了，再接我过去住
几天。我说现在不行了，我已
经当了实习记者，每天忙得四

脚朝天，最多哪天有空了过去
呆一个晚上。

第二天《京城日报》的社
会版新闻便登出了 “女生自
曝与教授发生性关系得到考
研试题与答案”的长篇文章。

报纸一经面市，这件事

立刻在京城乃至全国引起轰
动。校方急忙发表声明，责成
相关部门调查泄题真相，并

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严肃、公正地处理此

事。接着，宋林教授发表声
明，他既没有把考研试题交
给任何学生更没有与女考生
发生性交易。而当天网络就
传出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
各家媒体闻风而动。

老孤马上要我和谷风接

着做系列报道，等我们再找许
可她已经关机联络不上了。

我和谷风分头行动，一边
继续寻找许可，一边跟宋林取
得联系。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干
的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蠢事。

北京这么大，别说许可有心要
躲起来，就算她压根没这个意

思，要想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
一个人也是大海里捞针。宋林
也玩起了关手机的把戏，拒不
接受采访。谷风不敢浪费时
间，只好跟我从外围着手调
查。我们去校教务处打听宋林
的情况。

等我们告退出来，已经到
了下班的时间。往校门口走去
的路上，我们又拦住了一位推
自行车的短发中年妇女，采访
她对 K大教授泄题事件的看
法。中年妇女性格开朗，快人
快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叫我说
呀，这两人都自作自受。K大

呀，尽出这些绯闻了……
谷风打断她的话，您说 K

大尽出这些绯闻了，难道这里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中年妇女两边看了看，笑
着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你

看现在是宋林吧；去年是另一
个教授出去嫖娼；九八年是师
生恋，可惜那位老师不仅有家
室，爱人还正怀孕呢，结果差
点出了人命；八十年代出的事
就更多了，最有名的人要数汪
梅兰……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
问，您是说写小说的那个梅兰
吗？

对呀，就是她。中年妇女
见怪不怪地看着我，她的本名
叫汪梅兰，曾经是我们学校的
学生，大三的时候被开除了。

作风问题呗，未婚先孕。嗨，我
这也是听说的。

啊！不会吧？真的？我惊
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要
知道小姨是我从小到大的偶
像，她怎么可能出这种丑闻
呢。我只知道她高中毕业，自

学成材，从来没上过大学。现
在突然蹦出来她被 K大开
除，我怎么能不惊骇。我越想
越想不明白。


